用"心"看残奥
李小萌：你平常是怎么样运球的，我看看。 

　　程双苗：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运球。 

　　李小萌：行进中呢？ 

　　程双苗：行进中，我们可以把球抛起来，滑着轮椅去接这球，然后也可以把轮椅驱动着这样运球。 

　　李小萌：可以把球放在轮椅上，然后移动是吗？ 

　　程双苗：对，这样移动着运球。 

　　李小萌：然后再传球是吗？ 

　　程双苗：对。 

　　李小萌：我还接着了。你这个球是悠着劲传的吧，为了照顾我。如果你是用最大力气传这球能传到多长距离？ 

　　程双苗：没有具体的计算过。 

　　李小萌：大概呢？就我们的演播室来看，能砸着这个摄像机吗？ 

　　程双苗：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李小萌：砸上没问题。我看看你这个手套。 

　　程双苗：好的。 

　　李小萌：这是一副全新的手套。 

　　程双苗：对，这是副全新的手套。 

　　李小萌：这个看着很旧了，这个用了多少次了？ 

　　程双苗：这次用了一次。 

　　李小萌：一次就磨破了，这个胶面都磨破了。 

　　程双苗：对，我们手套外面还是绑了一层那种，你们可以理解为医用白胶布，我们缠在上面，而且还磨成这样。 

　　李小萌：现在你这个传球可以这么有力量了，因为我知道你是2000年的时候受的伤，2005年之后才参加这个项目，在参加之前你的肢体上能做些什么？ 

　　程双苗：参加之前的肢体上能做些什么，基本上不能去做些什么。 

　　李小萌：包括最基本的一些。 

　　程双苗：我刚受伤的时候，我连喝杯水，或者拧开一杯水，吃口饭都是很困难的。通过在康复中心一些康复训练，逐渐让我能够自己去喝点水，吃吃饭，但别的任何事情做不了，更别谈什么生活的，穿衣服或者是别的，上床之类的。 

　　李小萌：刚才你戴手套的时候我看其实还是用牙在帮忙，但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对吗？ 

　程双苗：是。 

　　李小萌：开始的时候呢？ 

　　程双苗：不可以，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说，如果我很渴，渴得要死了，有一杯水在这儿，没有人喂我也许喝不上。 

　　李小萌：就只能干看着。 

　　程双苗：对。 

　　李小萌：现在一杯水放眼前没有问题。 

　　程双苗：没有问题。 

　　李小萌：给我们小程准备点水，倒两杯水。观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会客厅》。刚刚跟我聊天的并且跟我做游戏的叫程双苗，我们都叫他苗苗，他是中国轮椅橄榄球队的队长，将要代表中国是第一次参加残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轮椅橄榄球是残奥会项目当中跟奥运会没有对应项目的一个比赛项目，是专门为肢体残疾程度比较重的运动员设计的一个集体项目，我们再次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节目。 

　　程双苗：谢谢。 

　　李小萌：苗苗，刚才我说了一种不太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初次看到的时候那种感受，你在2005年一听说有轮椅橄榄球项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程双苗：首先我第一反应很激动，因为在2005年之前，在2000年到2005年之前，我一直都很渴望自己去干一点什么，但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因为在2005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组建轮椅橄榄球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伤残整个来说，我们残奥会伤残比较重的一个项目。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这个项目，我甚至想我为什么要伤到颈椎，我为什么不伤到胸腰段，我这样可以去打打篮球或者参加别的体育项目，让我生活得更充实，能通过这些去证明我还有残余的能力，我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2005年一碰到轮椅橄榄球，我特别兴奋，因为我心中已经渴望了很久，终于有一个适合我自己的项目，就像一片曙光，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 

　　李小萌：伤到颈椎对人的身体的影响，你刚才大概描述了一下，具体说还是怎么样的，跟伤腰区别是什么？ 

　　程双苗：伤到颈椎就是高位截瘫，同时也称为四肢瘫痪，因为我们的手，不光手有障碍，而且腿，从胸部一下就失去知觉，就没有感觉，我们大小便失禁，我们平时，在我没有参加轮椅橄榄球训练之前，我的肺活量都是很有限的，我不可以大声这么和你说话，甚至我说话都很累。 

　　李小萌：说话以前是气息很弱，说一会儿歇一会儿。 

　　程双苗：说一会儿就喘气，就不行了。 

　　李小萌：现在听着中气十足。 

　　程双苗：这是因为通过不断地锻炼，通过在体育场上不断地锻炼，增加了体质，让我的肺活量也练出来了。 

　　李小萌：你刚才说一听说有这样一个项目觉得看到了一道曙光，这是一道什么样的曙光呢？照到了什么呢？ 

　　程双苗：就让我，因为2000年到2005年之前，自己一直都很盲目的那种，觉得自己真的是，我已经伤残这么重，我已经是个残废的人了，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的所有东西。 

　　李小萌：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觉得。 

　　程双苗：对，每天就是混，我能过下去，混一天是一天，没有人生追求的目标。 

　　李小萌：一个体育的项目怎么就成了人生的一个目标呢？ 

　　程双苗：首先，我能够去参加这个项目，它适合我，这是适合我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也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去点燃我心中压抑很久那种激情。 

　　李小萌：第一次这种激情被点燃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程双苗：就是在通知我去参加北京轮椅橄榄球队的时候。 

　　李小萌：可以成为这个其中的一员了。 

　　程双苗：对。 

　　李小萌：那个时候激情已经被点燃了。 

　　程双苗：对，当我第一天走到训练场，看到宽阔明亮的训练场，我突然一下心胸非常开阔，觉得人突然兴奋起来了，觉得我就一定要在这上面去努力，去实现我自己的目标。 

　　李小萌：激情被点燃了，梦想是什么？ 

　　程双苗：梦想当然是通过这个体育，或者是体育事业，让我们更多还是沉浸在，比如伤残或者痛苦阴影中的朋友，让他们一起和我们参与，让他们一起分享体育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李小萌：我以为你这个梦想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梦想，结果你提到了一个一起、共同，为什么？ 

　　程双苗：因为我是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我能深深地理解他们心中那种苦，那份痛，所以我希望他们和我一样，能够通过这些体育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 

　　李小萌：激情点燃，梦想也找到了，但是要想实现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程双苗：对。那是比较艰难的。 

　　李小萌：对你来讲，这个难处，除了身体上要克服很多之外，你觉得难的地方还在哪儿？ 

　　程双苗：首先我们的身体上的难处有很多，像比如在训练中，我们的大小便失禁怎么处理，我们只有穿上纸尿裤，来保证训练不被耽误，因为我们损伤的原因，我们排汗的系统坏了，举个例子，北京的夏天气温达到三十七八度，我们还要在训练场上驱动着轮椅，在不停地训练，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汗排出，我们很热，我们就用浇花的花壶，里面灌上一点温水，强行喷到身上。 

　　李小萌：让它替你散热。 

　　程双苗：对，一种强制性的降温，这样才能舒服一点。 

　　李小萌：你现在这个轮椅不是比赛用的吧？ 

　　程双苗：这是生活轮椅。 

　　李小萌：生活轮椅，你现在上面有固定的方式，还是你就在上面坐得很好？ 

　　程双苗：现在就在上面坐得很好。 

　　李小萌：就不用什么特殊的固定。开始的时候能这样坐吗？ 

　　程双苗：不可以，开始的时候是那种非常高的靠背的轮椅，而且那种轮椅还必须有一种角度，斜躺着。 

李小萌：其实是半躺着的一个方式。 

　　程双苗：因为一旦坐起来就晕，就适应不了，就晕，也坐不住。 

　　李小萌：从那个状态到你必须坐在轮椅上去参加第一次的训练，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程双苗：是的，因为那时候，刚才已经介绍了，腰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更何况力量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比赛轮椅跟生活轮椅有时候不一样，因为比赛轮椅会驱动起来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它的灵活性会更好，以前我们就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病号，一个病人，不会去想那种东西，所以一切东西都在护工或者照顾人的情况。 

　　李小萌：被动。 

　　程双苗：非常被动。 

　　李小萌：第一次坐在训练轮椅上，你的肌肉各种状态都不能适应的话，怎么固定住，怎么去运动？ 

　　程双苗：我们有那个绑带，就是护具什么之类的，给我们牢牢地绑在那个训练轮椅上面，保证我们不会从轮椅上出去，一种很大的绑带给我们紧紧地护着。 

　　李小萌：要绑几道？ 

　　程双苗：三道吧。脚上一道，腿上一道，腰上一道。 

　　李小萌：你在运动当中这个轮椅的速度最快能达到，有没有测算比如时速是多少？ 

　　程双苗：时速，就是篮球场地28米，我们跑的话基本上在7秒多一点。 

　　李小萌：很快的速度了。比人跑起来的速度。 

　　程双苗：那是要慢。比人跑的速度要慢。 

　　李小萌：你平常说话都是这样笑咪咪的吗？ 

　　程双苗：对。 

　　李小萌：一直都是这样吗？包括受伤之后。 

　　程双苗：那不是，刚受伤之后那段时间，可想而知，你自己在军营，有一个很好的，自己非常热爱的军营，自己想在部队去好好为国家做一份事情，但你突然之间受伤，你所有的东西，你以后的人生或者是你的事业，都一切随而毁之，可想而知你的心情不可能好起来的。每天就是非常，我惟一能露出笑容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橄榄绿的军装，我的战友过来看我，我突然感到那么亲切，那是我最，那就是我那个，在医院病号的时候最快乐的。 

　　李小萌：这个笑容又比较长时间能够在脸上展现出来就是从进了运动场以后吗？ 

　　程双苗：对，因为在运动场上我找回了自我，我找回了自信，我觉得虽然我伤残很重，但是我还有能力去做些事情，甚至说为国家去做一点事情。 

　　李小萌：苗苗原来是，现在也是一名武警战士，他因为受了伤，人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但也恰恰因为碰到了轮椅橄榄球，再次发生巨大的改变，找到了激情，找到了梦想，能够和这个项目相遇，和一个人分不开。 

　　人物简介： 

　　文燕：中国轮椅橄榄球队主教练，2005年组建北京轮椅橄榄球队并担任主教练，2007年担任中国轮椅橄榄球队主教练。2005年之前从未接触过残疾人体育。 

　　李小萌：文教练，您在2005年知道有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文燕：知道这个项目，我当时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直从事健全人体育运动，突然接受这个，我觉得一开始接受还是有点，好像有点接受不了，觉得确实看到他们觉得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残疾人能够参与这个项目，我也挺茫然的。 

　　李小萌：您当时的疑问，我刚才听您的意思是说，这样一个项目，伤残到这种程度的运动员能做得到，这是您的一个疑问。 

　　文燕：是，我心里也很疑问。 

　　李小萌：在之前您做过，跟残疾人事业有关的一些工作吗？ 

　　文燕：在这个之前没有。 

　　李小萌：没有接触过很多的残疾人。 

　　文燕：没有过多地接触。 

　　李小萌：当时不知道运动员在什么地方，在哪儿有这些人在等着您去发掘他，您想着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文燕：因为过去还有其它项目，我们一般招收队员都是在中康。 

　　李小萌：中康全称是？ 

　　文燕：中国康复中心。我们就去那儿，而且我们那里有一个在我们其它项目中的分级师，还了解一些分级，根据这个分级，因为残疾人一定要有医学分级的，根据分级的残疾程度来寻找队员。 

　　李小萌：您选人的标准是什么？是要笑得漂亮，笑得像苗苗这样就选吗？ 

　　文燕：我觉得要有一种气质，要有一种综合素质，像我作为教练，我挑人，当然我选择苗苗，第一是部队的，又是党员，这我觉得是如果同等条件，我一定要挑这样的，因为本身是军人，身上有一种，不可阻挡的一种气势，他可以把我整个队的正气带起来，觉得首选是这样。 

　　李小萌：像他这样经历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可是您这个队怎么也得有十二个人嘛，怎么再去选你？ 

　　文燕：我们逐个挑选，当时面也不是很宽，而且要符合医学的分级，很多东西不是说想参加或者说你就可以怎么样，要通过很多条件，完了以后，选择以后，就试训。 

　　李小萌：应该也不是所有的您看中的人都像苗苗这样很愿意参加，很想参加吧？ 

　　文燕：关键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受伤时间比较短，对于我参与这个项目会怎么样，对于体育的认识还不够，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怕伤残更严重了，会不会，他们有这样的顾虑，包括苗苗可能也不会没有这种顾虑，但是他可以抱着尝试这种心情。 

　　李小萌：你顾虑了吗当时？ 

　　程双苗：当时没有顾虑得太多，首先我觉得我要去尝试才知道是什么样的，只有我亲自去尝试了，我才知道其中的苦与乐。 

　　李小萌：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心态，要去试。 

　　文燕：对，敢于去尝试，这很重要。 

　　李小萌：一个新的项目组织起来，大家都不认识的队员组织起来，可以想象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您觉得比较根本性的困难是什么？ 

　　文燕：让队员要充分认识这个体育运动，能够帮着他们康复，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竞赛，比赛我觉得都是第二的了，主要对于他们来说，残疾人体育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康复，康复是第一的，而且让他们能够走出他们这种低迷的这种心境，走到阳光，可以面对，抬起头来面对人生，能够接触到很多人，能够走出国门，走出自己的康复中心，走出医院，从一个残疾的病人，转换成一个运动员，我觉得这种转换这种过程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李小萌：首先要了解这个意义是在哪儿是吗？ 

　　文燕：对。 

　　李小萌：您说到非常自信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马上想到你们刚参加了开幕式，走在中国代表团队伍里面，走在鸟巢的场地里面，苗苗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程双苗：当时感觉，那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全场的观众都为我们喊着中国队加油，让我们感觉到，啊，真的，太激动了。 

　　李小萌：就是激动两个字，没别的？ 

　　程双苗：只顾激动了。 

　　李小萌：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经历了什么才来到了鸟巢现场，有没有去闪回？ 

　　程双苗：因为我可以想，一件事情也许你不去放弃，你可能成功，一旦你放弃了，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么长时间，我也许，有时候训练累的时候也许心想，哎呀，别搞了，但是我自己又劝自己，或者教练及时在后面沟通。 

　　李小萌：我想你应该不是轻易会说放弃的小孩，但你想到说，别搞了，你是累到什么程度了？ 

　　程双苗：有时候很累，像夏天，我们又不能排汗，又得训练，有时候自己也挺生气，歇会儿，但是教练又给我们做一番思想工作，我们又振奋起来了，我作为队长，我得主动要积极配合教练，我把全队也要带动起来。 

　　李小萌：文教练，现在大家接触到的各种理念也很多，也会很在意怎么样和残疾人去交往和接触，比方说我跟苗苗我没讲，我的内心我会想，今天你来，我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你说话比较合适，哪些话会不会我不经意间可能会伤到你，我想问问文教练，您在跟他们接触当中，会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呢？ 

　　文燕：也会考虑，他们有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身体条件各方面达不到，要试着一种尝试，你可以这样吗，一种商量的口吻，可以做到吗，但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逐步逐步我觉得这种语气在变化，现在我可能变得，因为他们达到一定水平了，我可能也比较严厉了，要一种要求。 

　　李小萌：苗苗，当我跟文教练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想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程双苗：在没有参加之前很敏感，没有参加轮椅橄榄球运动之前是很敏感的，我出去逛街或者是到市场或者超市买点东西我是很不愿意去的，因为我怕别人看着我，怕别人在背后说我，但是自从参加轮椅橄榄球之后，我觉得不一样了，我走出去我觉得我是一名运动员，我有我的能力，我可以在我的舞台上去展示，展现自我的风采，我觉得我很自信，我觉得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会说这小伙子很勇敢，很坚强，以前议论我就觉得，伤残的人，我觉得自己会感到自卑那种，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情。 

　　李小萌：文教练，除了成绩之外，您还会拿什么来评价您的队伍？ 

　　文燕：我的队伍现在我的小伙子个个都是好样的，特别阳光，特别精神，平时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说实在，他们感动，我天天为他们的精神感动我，对我自己很震撼，他们这样了，还在努力地拼搏，像我，我觉得我更应该为他们做什么，每天在震撼，我觉得活得非常充实跟他们在一起。 

李小萌：相信在听刚才两位的谈话过程中，观众朋友也会一次次地被感动，可能您也会想，是不是苗苗是属于特例，他是不是特别出色才能够成为今天的他，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观点。 

　　人物简介： 

　　王征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任医师，从事残疾人康复工作二十年，中国第一批从事残疾人康复研究工作的医疗工作者。 

　　李小萌：刚才我甩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苗苗是不是一个个案，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王医生，是不是因为苗苗有过人的意志力，有在军队生活的经验、经历，所以这个运动带给他的变化会这么大？ 

　　王征美：每一个病人他都有他的潜力，就看你怎么去发掘他，怎么去鼓励他，体育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媒介，我们也有体育康复这一块，但是苗苗他是做得比较出众，做得出众跟他很多因素有关。 

　　李小萌：怎么理解体育是康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王征美：因为我们也在做病人的抛球，坐在轮椅上，坐在垫子上抛球，接球抛球，但是我们的接球、抛球从治疗上来讲，就是让他增加肺活量和他坐得稳不稳，他一开始像他们这种病人是坐不稳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重残，截瘫病人本身就是重残，高位截瘫就更是重残。所以我一开始知道他打橄榄球，我说你球怎么捡，我知道他会抛球。 

　　李小萌：您都不知道？ 

　　王征美：我不知道，他给我练，他说把球放地下，这个轮椅这么一转就起来了，我说这个体育很有魅力，我说超过了我们医学这个方面，我们说我们训练不到这个问题。 

　　李小萌：刚才教练跟苗苗都提到了精神这两个字，精神的动力对他们整个这个项目作用非常大，但我想知道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改变，主要是因为精神动力，还是说医学科学的必然规律？ 

　　王征美：这可能是一个理念问题，我们刚进入残疾人社会的时候，刚了解残疾人的时候，不能光怜悯，不能光同情，我们可能要有一种更大的关爱，关注、关爱，全社会都关爱，这个不光是医生来做，我们也希望他们病人，鼓励病人自立自强，他们没有自立自强，可能现在这杯水还端不了，我们想到我们端一杯水来喝，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可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难，当时来讲，他能够去参加一个运动，而且是参加一个竞技运动，我觉得这个来说的话确实要靠很大的毅力，因为他从一杯水都端不了的情况下，能够参加这么剧烈的运动。 

　　程双苗：以前我们端水就这么端，两个手这样捧着。 

　　王征美：那是后来，康复以后是这样，康复以前这都做不到。 

　　李小萌：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王征美：因为他们不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当时，只能做这个动作的高位的。 

　　李小萌：其实这是一个跟想象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高难度的活动了，但是恰恰参加了这个，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技能在提高。 

　　王征美：对。体育可能带给人们的，带给残疾人的东西可能除了肢体上的，可能精神上的东西更重要。 

　　李小萌：您刚才提到一个健全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不能只是同情，应该是关爱，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王征美：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觉得给他一点医疗上的援助，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在社会上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残疾人他有困难，但是他怎么去社会，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的平台，我觉得他们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更好的生活，这样能给一个社会，给一个家庭，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后果。 

　　李小萌：我们说到运动带给人的身心的变化，心理上的、生理上的，这个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是一个先后顺序，是因果关系，还是一开始就是共同在发展呢？ 

　　王征美：共同在发展，一开始刚伤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感冒发烧，我总想我会完全好，当我们告诉他说，你要致残了，你是一个残疾了，他就从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一下落到一个非常低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变化特别大，这个时候就靠引导和鼓励，靠他们自己之间，群体之间的这种互相勉励，也很重要。 

　　李小萌：刚才王医生刚一说到这种心理变化，苗苗一下就笑了。 

　　程双苗：对，因为他说的确实就是我们心里当时的想法，突然一下你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能，突然一下你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可以做的时候，突然一下跌到了谷底，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一开始我刚受伤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什么是轮椅，真正是高位截瘫，我不知道，说轮椅，一个年老人或者是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了坐上，不知道轮椅，真的不知道。 

　　李小萌：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你是参加了这个运动之后，身体上有一些好的变化，肺活量、底气中气十足了，自己真正状态好了，结实了，有了这样的变化心理上才会慢慢越来越自信，如果我们其他的残疾人对参加运动有了很高的期望值，他参加了以后并没有在身体上发生这么大的进步，他心理上依然会有很好的改善吗？ 

　　程双苗：我觉得心理还是会有很好的改善，因为我们在赛场上，你有很多观众在为你摇旗呐喊，在为你鼓掌，当你获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会给你送上鲜花，这就是一种最好的鼓励，我们不需要别的什么，哪怕这项运动，就算对某个残疾朋友来说他没有很明显的改变，但是他从心理上感受到全社会对他的一份关爱，那份尊重。 

　　李小萌：好，我们请三位分别再给大家明确的回答，看残奥会的比赛，看什么，怎么看，我们先听听王医生的。 

　　王征美：残疾人，他是一个平等的舞台上去正常参与，就是说正常人可以参加的体育运动，有很多我们也可以参加，这是一个同一天下，同一个蓝天下我们大家要干的事情，我想就是这么多。 

　　李小萌：教练。 

　　文燕：实际上是那六个字，就是融合、超越、共享，体现了我们残奥会的理念，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更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更能展现他们永不言败这种作风，能够激励所有的人更加努力地为之奋斗，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好。 

　　李小萌：苗苗，当你在赛场上非常精彩地表现自己的时候，你希望观众怎么去看？ 

　　程双苗：我首先希望观众，他的内心和视野都会得到一种震撼，特别是精神上一种震撼，像我们这种很不方便的情况下，还这么顽强拼搏去比赛，也同时想告诉他们，健全人和全社会，你们没有什么理由去退缩，碰到困难和坎坷的时候去退缩，你们应该勇敢地迈过去。 

　　李小萌：我想观看比赛是属于个人的体验，但是刚才三位嘉宾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参照，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参照再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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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庭的聚会，这个家庭很大，很特殊，一个有七百多名成员，而其中的十个人这次成为了北京残奥会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成员，他们将会参加轮椅乒乓球、轮椅网球、轮椅篮球的比赛，而且其中有的人就是冲着金牌去的，这些运动员现在还在赛场上，所以我们请到了在北京的这个家庭的重要的成员，希望他们今天在这儿也能完成一次快乐的聚会，首先要介绍一下，在我旁边坐的是这个家庭的两位家长吧，旁边这一位是张辅世先生，旁边是他的太太李侠女士，欢迎你们二位。在旁边坐的是这个家庭的年轻成员们，他们也非常优秀，有的是运动员，有的是参加这一次残奥会开幕式的演员，孩子们平常管您二位叫什么？ 

　　张辅世：叫张爷爷。 

　　李小萌：您呢？ 

　　李侠：叫我李奶奶。 

　　李小萌：爷爷奶奶，是不是这将近七百个孩子都能认识？ 

　　张辅世：认识。 

　　李小萌：他们是谁您都能叫得上吗？ 

　　张辅世：能。 

　　李小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侠：这个是曹宁宁，这个是我们希望之家原来的外语老师赵蕾，许琳、张倩、刘丽娜、刘强、王彦可。 

　　李小萌：全都认得下来，他们都有什么特长，张爷爷能知道吗？ 

　　张辅世：吹打弹拉的都会。 

　　李小萌：张爷爷是在去年脑梗塞一次，所以现在说话上稍微有一点迟缓，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您的气色很好，如果在这儿坐上半个小时的话会不会觉得累呢？ 

　　张辅世：行。 

　　李小萌：没问题。这个大家庭有个名字，叫希望之家，希望之家是怎么样从无到有，又是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当中起着它的作用，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989年夏天，苏鲁接壤地区遭遇特大洪灾，邳州地区因为水源严重污染，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儿麻疫情：一个月感染儿童648人，爬行成了他们行动的唯一方式。作为时任邳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张辅世，多次走访这些家庭，为挽救孩子的生命做着努力。 

　　1993年，张辅世退休了。就在退休后一个月，他和老伴李侠踏上了艰辛的求援之路，上北京，下南京，为这648名孩子的命运奔走呼吁。1995年12月5日，在挪威爱德基金会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我国首家集学习、生活、技能训练为一体的儿麻医疗康复中心——“希望之家”成立了。 

　　动手术、穿支具、拄拐杖，在这里，先后有500多名孩子站了起来，迈出了他们生平的第一步。为让孩子们能够在将来自食其力，张辅世请来了全市最优秀的退休教师，开足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所有课程，并且所有课程设置和书本都跟健全孩子一样。同时，“希望之家”根据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开设了音乐、电脑、英语、绘画、剪纸等专业课。并开设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课程。截止目前，希望之家走出了48名专业运动员，其中1个残奥会冠军、8个世界残运会冠军，130多名孩子考入大学继续深造，当年的648名孩子几乎都站了起来并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绚丽人生。 

　　李小萌：首先我想问一下李奶奶，当时想做这个希望之家，可以想像，困难非常大，你们是几次到北京，几次到南京，找了多少家单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您有没有劝劝张爷爷说，咱别干了？ 

　　李侠：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发病以后都在地上爬，不能站起来走路，他们的家庭也都比较困难，因为在他发病的时候，钱已经花了，都花光了，很困难。你说叫他再继续去治疗，或者是怎么康复吧，确实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说我支持他南跑北奔。 

　　李小萌：但您觉得以你们两个人的力量就能有这个能力吗？ 

　　李侠：他退下来以后，就是说整天就考虑这些孩子问题，有时候到一两点钟才能睡觉，不安，感到心里不安，这些孩子怎么办，在我在职的时候，他没病成这样，与自己也有点责任吧，我得想办法，让这些孩子如何站起来。我们都是学医的，救死扶伤，这在我们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念头，所以说这些孩子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李小萌：所以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能够让他们自己行走就不错了，但是可是你们这个希望之家确实是一个很丰富的形式，既要教他们文化课，后来还有文艺方面的这种兴趣小组，还有体育的内容，这大大超出了让他们走路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了呢？ 

　　李侠：因为考虑到这些孩子能站起来走路，但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今后他怎么去谋生呢？他父母亲不能跟他一辈子，没有文化在这个社会吃不开，必须有文化，他今后才能自立生活。反正我们是尽所有的力量去培养他们一切兴趣，在他们在希望之家学习的时候，运河中学的一个教务主任叫吴德彰，他听说建立希望之家，以后他到我们希望之家来看，这些孩子都是这样，然后他就到希望之家来，我们把他聘请来了。他来了以后除了这些正常的课以外，就组织了书法小组、绘画、乐器，还有剪纸。 

李小萌：当这些孩子手中有了乐器，有了毛笔之后，他们的变化是在哪儿？ 

　　李侠：他们的个性上有了很多变化，一天到晚像小鸟一样快快乐乐的。 

　　李小萌：您看到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能给我们讲讲吗？ 

　　李侠：刘强，他变化很大。对不对刘强？ 

　　刘强：刚到希望之家的时候，虽然当时很小，但是我也能感觉到我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有很多的一些情结，就是性格很自闭。 

　　李小萌：不跟人交流。 

　　刘强：对，不跟人交流，也很自卑，到后来我觉得我好像不差什么，我就很乐观，很积极。 

　　李小萌：你觉得这种改变，发生这种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刘强：根本的原因我想好像就是爱，把人的人性滋润了一遍，人就会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只要接受爱的教育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非常热爱生活的。 

　　李小萌：你怎么感受到了爱？ 

　　刘强：这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了，因为一个自闭的人你想一想，他肯定是心理世界是比较细腻的，感情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他对他最大的感触肯定就是一些细节方面。我们希望之家是寄宿学校，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都在学校里面，父母不跟在身边，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害怕，因为没有父母的照顾，非常害怕，这些老师是不是会打人，当时有这种想法。后来有一次我感冒了，坐在教室里，发着高烧，感觉都要晕倒了那种感觉。后来那个老师，我们当时那个班主任是个女老师，跟你一样漂亮。 

　　李小萌：他确实开朗。 

　　刘强：她就是走过来，摸摸我的头，然后就把我揽在怀里头，我感觉这真的跟我妈妈一样，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感觉到非常温暖。当时我就是根本就跟人之间的正常交流都无法进行，更不要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尤其是今天到了CCTV新闻会客厅，向全国观众去讲这些话，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的改变。 

　　李小萌：确实是。李奶奶，还记不记得他刚刚到希望之家时候的样子呢？现在这么谈笑风生，这么老练。 

　　李侠：刚到希望之家的时候，不讲话，脾气也比较怪。我也曾经批评过他。有点错误我就说他，教育教育他。再一个，就开导开导他，不要老是感到自闭，跟任何人都不来往。 

　　李小萌：刚才张爷爷跟李奶奶都说了，他们最初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站起来，能够走起来，所以他们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孩子们靠自己的力量在走路，今天坐在这边的曹宁宁，他是轮椅乒乓球国家队的成员之一，他今天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到我们台上来，来，我们请曹宁宁。 

　　李小萌：宁宁走得还是挺顺畅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可以这样走路了？ 

　　曹宁宁：1997年进入到希望之家以后。也就几个月吧，我们没进希望之家以前，要么就是在地上爬的，要么就是一个板，下面按上四个轮子以后，坐在板上。 

　　李小萌：你是靠这样的方式能够行动。 

　　曹宁宁：对，等于是代替了轮椅。 

　　李小萌：第一次能够迈出步子的那个瞬间还记得吗？ 

　　曹宁宁：当时刚到希望之家以后，张爷爷安排我们肢具工厂的师傅，我们穿上肢具以后，拄着拐杖，第一次我穿上肢具，拄着拐杖，我当时还不敢走，自己也没走过，通过在医生的帮助下，他可以保护我，我站在这个中间，两边有老师保护一下，我自己迈出那一步，最后我也激动得哭了。 

　　李小萌：奶奶当时在吗？爷爷奶奶看到这一幕吗？ 

　　张辅世：是，看到了。 

　　李小萌：看见宁宁哭了，你们当时对他说什么了吗？ 

　　张辅世：坚强。 

　　李侠：给他鼓鼓劲吧。 

　　李小萌：要坚强。能够走路是第一步，接下来你在这儿上学，跟同学一起生活、学习，你觉得你掌握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技能，以前没想过，可是我现在会了的是什么？ 

　　曹宁宁：我们学校兴趣小组特别多，而且我爱好也特别广泛，最后我是二胡也练了七八年，考了我们业余考级，考了七级，过了，我现在就是打乒乓球对于我来说。 

　　李小萌：会拉二胡你以前从来没想过吧，能够有一把二胡让自己去拉，而且能考级。 

　　曹宁宁：是的。 

　　李小萌：会拉二胡带给你的改变有吗？ 

　　曹宁宁：对于我来说，起码就是音乐让我对人生有了另一种看法。 

　　李小萌：怎么讲？ 

　　曹宁宁：以前我感觉所看到的东西都不是那么舒服，要不就是我看别人不舒服，要么就是别人看我不舒服，我老是这种感觉。 

　　李小萌：是怎么个不舒服呢？敌视还是用负面的评价去看待一切？ 

　　曹宁宁：应该是用负面的。 

　　李小萌：如果别人关心你，你怎么去负面地看呢？ 

　　曹宁宁：我想他会不会看我太可怜了怎么怎么样。 

　　李小萌：会这么想。 

　　曹宁宁：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我了怎么怎么样，就是两个很极端的问题。 

　　李小萌：如果现在有人主动上来帮助你关心你，你怎么想？ 

　　曹宁宁：我就是感觉他确实是真心的，发自内心地帮我，我给他的一个感谢也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起码这个社会更和谐了我的感觉。 

　　李小萌：你成为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以后，拿到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曹宁宁：国际比赛打过好多次，我感觉打得最好的一次也就，就是因为每个级别的比赛，我现在除了奥运会没参加过，还有世锦赛也是，亚洲、世界，像乒乓球各国的锦标赛、公开赛好多，也就是打到冠军的水平。 

　　李小萌：李奶奶其实在希望之家当时开展乒乓球这些项目，并不知道会要去参加奥运会之类的对吧？ 

　　李侠：对，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 

　　李小萌：他们带出去参加第一个比赛是全国的残运会，当时你们想着他们去能拿什么样的成绩？预想的时候。 

　　李侠：就是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们练的时间短，比较短，所以说没有多大的把握。 

　　李小萌：结果呢？就是很巧，就拿了。 

　　李侠：就是很巧。 

　　曹宁宁：对于大家来说那绝对是惊喜了，因为从我们省的角度来说，就是派我们出去也是让我们重在参与，也没对我们拿奖牌抱什么希望，所以拿到了以后，我们学校张爷爷第一个跟李奶奶专门坐车去南京看我们比赛，最后回来以后，我们学校放鞭炮迎接。 

　　李小萌：是吗，高兴死了。 

　　曹宁宁：对，反正我们全学校的师生就跟过节似的那种感觉。 

　　李小萌：希望之家似乎有一种魔力，凡是在这儿生活过、工作过或者接触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赵蕾老师。 

　　李小萌：赵蕾先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加入到希望之家的？ 

　　赵蕾：我以前通过南京艾德基金会知道了希望之家，当时因为自己残疾，找工作的时候在社会上碰了很多壁，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希望之家。 

　　李小萌：你当时是正大学毕业？ 

　　赵蕾：对，我1999年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找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去了希望之家以后，我一看到这种设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一直都是在健全人的学校中间上学的，我以前下雨的时候我就特想，什么时候能有一种棚子，能让我从家里到学校的时候不用挨淋，因为我以前是拄双拐，我没有办法打伞，穿雨衣也容易把它弄起来，但是我在希望之家以后，我看到了从宿舍到吃饭的地方，还有到教室全有那种，不但是无障碍的设施，上面还有一个棚子。 

李小萌：像走廊一样。 

　　赵蕾：对，像一个走廊，上面有一个天棚，孩子坐轮椅通过，什么都特别方便。 

　　李小萌：加这个棚子就是特别为孩子需要设计的。想得很细，第一个是硬件吸引了你。 

　　赵蕾：当时张局长带着我围着希望之家转了一圈的时候，看出那种感觉，他带着我去的时候，他和孩子们之间去交流，去沟通那种亲情，那种感觉就像一家人，就是那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特别真情的感觉，当时特别感动，我眼泪就下来了，而且我看到这些孩子，我走到教室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个样子，那种渴望求知的欲望，我想我自己是学英语专业的，我是徐州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我想我要能给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多好。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张辅世先生说了，他可能，你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说可以，我就这么被留下来了。 

　　李小萌：你给孩子上的第一课，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赵蕾：我挺兴奋，也挺激动，因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我有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求知特别不容易，一个残疾人，去想我怎么能多学点东西，我要把我自己所学的东西，以及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去做人，你怎么要认识自己，首先我是一个残疾人，我要确认这是一个事实，我改变不了，但我的心是打开的。 

　　李小萌：你给他们讲的主要是这个，而不是你的英语。 

　　赵蕾：不是我的英语，我觉得我第一堂课不是给他们讲的，我英语，我发音，不是，我给他们讲的就是你怎么要把心打开，怎么样去接受阳光。 

　　李小萌：今天在座的有你的学生吗？ 

　　赵蕾：这些都是我的学生。 

　　李小萌：你的第一课他们都听过？ 

　　赵蕾：对，我的第一课他们都听过。 

　　李小萌：宁宁也是吗？ 

　　曹宁宁：是。 

　　李小萌：对你有启发吗？ 

　　宁宁宁：以前我跟她一块上街，有一次她自己骑着我们那边的电动三轮车，要带着我上街，周末，我说我不去，她知道我的内心，当时感觉也是不好意思出去，也不想出去，结果她就给我做工作，就说你以后还要面对你自己的人生，你总要走进社会，最后就是慢慢慢慢，课堂上她不光讲英语，好多，我们学校也都是这样，不是说所有老师讲的都是。 

　　李小萌：赵蕾，我想知道，在希望之家你收获的都有什么？ 

　　赵蕾：我收获的很多，收获了亲情，收获了友情，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一家人，这里有我们的家长，有我们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我们属于阿姨辈和叔叔辈的人。 

　　李小萌：亲情、友情，除此之外呢？对你今后继续走下去，有哪样的动力？ 

　　赵蕾：我到现在为止一直也是在从事残疾人的工作，我现在是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残奥特殊艺术学院的老师，下面穿白颜色衣服的就是我们今年参加残奥会开幕式在鸟巢军乐的演员们，这些也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今年大三的学生。 

　　李小萌：他们又是你的学生？ 

　　赵蕾：对，他们现在又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我和他们永远都是连在一起的。 

　　李小萌：你觉得希望之家的魔力究竟是在哪儿？ 

　　赵蕾：它的凝聚力，它人和人之间那种亲情，那种让你在这个环境中间你想到的不止是你自己，而想到是更多的人。 

　　李小萌：除了这种情感上的收获之外，如果我们从看看他是不是能够被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哪些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特别有价值的？ 

　　赵蕾：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人，当时吴德彰主任就说了，一专，专是什么？专文化课，多能，能是什么？就让他们在艺术，在像体育、艺术之类，让他们有一个更深的造诣。以前很封闭的孩子，因为他学到乐器了，学了打乒乓球以后，我觉得那个顾改，今年参加残奥会的那个女孩子。 

　　李小萌：她有望拿金牌的。 

　　赵蕾：对，还是有望拿金牌的，她以前性格特别内向，个子又矮，小女孩，文质彬彬的，什么都不爱说，也不爱动弹，然后我觉得打了乒乓球以后，也不爱说话，很文静，但她的性格有很大的变化，以前从来不爱出门，她觉得难堪，很多孩子都有那种很自卑的心理，就觉得因为别人不一样，我有拐杖，我有肢具，可能走在路上怕别人看，但是觉得这个没有了。 

　　李小萌：那你觉得从事艺术也好，体育也好，是目的还是一个渠道和手段？ 

　　赵蕾：我觉得是让他们改变的一种渠道，推动了这种社会的一种发展，他们这种通过他们自己，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好多东西，像顾改，她已经能改变她自己，就是说希望之家给她铺了一个平台，让她在这个平台上再走下去，因为她有一个，这个起点非常高了，如果她在农村，她可能没有这个起点，也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也没有这么好的教练带着她打球，希望之家给她提供了这个平台，让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自己，她自己本身具有的潜能，我觉得这是一种通过这个希望之家这种渠道，她已经成熟了。 

　　李小萌：张爷爷，你开始的时候因为愧疚也好，心疼也好，创立了这个希望之家，现在孩子们可以自己走路了，而且都成才了，是不是您这个心愿就已经完全达成了？ 

　　张辅世：没有，学习文化是教育部规定，必须拿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还要上大学的，上技校的。 

　　李小萌：李奶奶，您帮着张爷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也可以。 

　　李侠：基本上达到我们的愿望了。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说，这些孩子将来能自食其力，现在已经80%自食其力了，我们的愿望基本上达到了。 

李小萌：美好的愿望实现了，成为了现实，你们二位就可以歇歇了吗？ 

　　李侠：不能，现在我们希望之家大概收了七十多个脑瘫（孩子）。 

　　李小萌：准备继续把这个事儿做下去。 

　　李侠：对，继续做下去。 

　　李小萌：但是现在跟十几年前比你们年龄大了，精力肯定也不如十几年前了。 

　　李侠：对，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李小萌：准备还是要这么扛下去？ 

　　李侠：对，扛下去，一直扛到我们俩不能再干了再说，实在是不能动了，不能再干了。 

　　李小萌：今天这些孩子们来，除了是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在这儿表达一下他们的心情，给二位老人，曹宁宁告诉他们，你们带来什么样的礼物给爷爷奶奶？ 
　　曹宁宁：我们几个人要给爷爷奶奶唱一首歌吧。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心灵的故乡》。 

　　希望之家的孩子集体演唱： 

　　歌词：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地方，爱的力量能托起太阳，这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地方，种下温暖便收获阳光。曾经有过心灵的创伤，曾经有过飞翔的渴望，旅途中是你教会我自尊，旅途中是你教会我自强，啊，我是小船，你给我双桨，我是小鸟你给我翅膀，让我在风浪中扬帆启航，让我在蓝天里，快乐飞翔。啊，希望之家，你给我希望，啊，希望之家，你给我力量，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故乡，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故乡。
	英文词配译：Chelsey Mark
轻轻地 你抚摸着我的脸庞
静静地 把温暖洒在我身上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身影
可是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旁
轻轻地 树叶在微风中歌唱
静静地 远处飘来阵阵花香
虽然没见过你美丽的容颜
可是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旁 
我的身旁
歌声里 白云在蓝天上飘过
歌声里 鲜花在草丛中开放
歌声里 我看到了美丽的姑娘
歌声里 我走进广阔的天域
歌声里 白云在蓝天上飘过
歌声里 鲜花在草丛中开放
歌声里 我看到了美丽的姑娘
歌声里 我走进幸福的天堂

歌声里 我走进广阔的天域

	
	Gently your hands graces my face
Quietly i feel your warmth beside me
Even though i cannot see you
Or your shadow
I know you are right here
Right here with me

With my song
I see white clouds and blue sky
With my song
I see flowers in the fields
With my song
I see a beautiful girl
With my song
I always sing of my paradise




李小萌：这首清澈美好的歌声来自于9月6号残奥会的开幕式，这个美妙的声音相信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萦绕在人们的耳畔，它的演唱者今天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他旁边那位小伙子在开幕式上带给大家一首同样感人至深的钢琴曲，节目一开始我更愿意花一点时间我们再到演出现场去听一听那首钢琴的演奏。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在残奥会开幕式上给大家做了出色表演的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是杨海涛和金元辉，欢迎你们。我想一开始把演播室的环境给你们介绍一下，是不是舒服一点，我们演播室是一个大概浅蓝色的色调，背景有一些人说话的这种侧面的剪影，你们坐的椅子是白色的，我是一个头发到肩膀这么长，也穿着一个蓝色衣服。是这样一个感觉。会不会觉得舒服一点，熟悉一点了？能够想象得出来这个环境。
    金元辉：对，大概能抽象地想象出来一些东西。
    李小萌：首先我想问的还是在这个刚刚过去开幕式的演出，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
    金元辉：历程来说，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辛苦，但是最后的收获我觉得还是很激动人心的。
    李小萌：你收获了什么？
    金元辉：我觉得我能够用我的琴声把我自己内心用语言来表达不出的感觉，能够同时送到观众的耳边，甚至送到他们的心灵里边，我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痛快的，用发泄这个词来说有点不太好，就是说是一种宣泄，差不多。用这个词可以了。
    李小萌：海涛呢，你的这首歌一共是有几分钟的时间？
    杨海涛：这首歌大概有四分钟左右。
    李小萌：你对这四分钟在鸟巢的演出的记忆是怎么样的？
    杨海涛：那四分钟，说实在，我站到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尤其是这次我的父母也到现场观看我的演出，我20多年来头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演出舞台，确实是很激动。
    李小萌：你怎么感觉到这个舞台的大呢？
    杨海涛：从周围的这些观众们的欢呼声，另外因为我们一直在排练，天天到鸟巢去，所以说通过走的路，包括去场地，演出的场地，通过我的耳朵的听，我就感觉到体育场确实是很大。

金元辉：这点我插一句，那天我们是通知我们是七点，都快八点了才让我们去候场，但是我印象当中我记得是七点多钟，当时海涛就跟我们陪同的工作人员说。
    杨海涛：我去跟他们说，提前换衣服，我说我能提前去听一下吗，我感受一下。
    李小萌：你想提前听什么？
    杨海涛：我主要想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然后我也通过现场观众的欢呼声，通过现场的音乐，能进入我最好的状态。
    李小萌：元辉也需要这种提琴去进入的感觉吗？
    金元辉：没有，我那天恰恰相反，我那天极力让自己静下来，把自己关在一个化妆间里面，这样才能发挥我的一个最高的感觉。
    李小萌：刚才海涛说他感觉到这个体育场的大，观众的喝彩声跟以往不一样，你在弹奏的时候有精力去感受这些吗？
    金元辉：当然了，我也有精力去感觉，但是我只要一弹起琴来我就把这个忘到一边了，因为我弹琴的时候，我尽力让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为外界东西所干扰，我把我带的反放耳机，几乎把音量开得比较大，这样我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演奏，听到自己的演奏，然后在钢琴上去发挥我的，从内心往外理解的最佳的表演的这些东西。
    李小萌：在你们俩表演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演员在配合你们的演唱也好，弹奏也好，海涛知道跟你配合的那个太阳鸟，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们之间的配戏导演怎么跟你们讲的？
    杨海涛：就说你唱的时候，有一个太阳鸟从空中飞下来，然后落到你的身边，他会摸你的脸，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把你的手慢慢地举起来，让你和白云姑娘握一下她的手，当时讲得很细。
    李小萌：你觉得跟她配合得好吗？
    杨海涛：不错。
    李小萌：他化妆得非常华丽，特别漂亮，这个有人跟你讲过吗？
    杨海涛：讲过，我因为对这个漂亮、华丽，因为我是先天失明的，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的想象中就是肯定是好看，肯定是非常美。
    李小萌：元辉知道你在弹《四季》的时候，你的身边就会有四季的景色出现吗？
    金元辉：对，这个我知道，因为他们在排练的时候跟我说过，说会有秋天的麦浪，包括桃花，包括荷花这一切的一切东西。
    李小萌：别人给你讲了周围这种设计，对你在弹奏的过程中有影响吗？
    金元辉：应该是有一定的会刺激到我的一些灵感，对曲目又一层的理解，因为原先最早我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我理解为悲喜交加的一种感觉，情绪上的变化，因为第一段，观众们看起来我的手会非常快，这个地方的感觉，原先我把它理解成狂风暴雨，人的一种焦躁的心情，但是通过这个画面，我就会更加理解，因为这首乐曲是一首无标题乐器，给你的空间很大，幻想即兴曲，你可以随意把这个曲子幻想，所以我就会去幻想成整个从始到终于我被美，被很美的景色所包裹着，包括那天我的微笑，包括那天我在台上这种感觉，我会我做得非常自然，我把自己尽力去像一个辽阔的天空中就我这一只鸟，我会自由地去飞翔，会飞起来，所以我的感觉整个就是这样的。
    李小萌：特别美。另外还有一个跟你给和得非常重要的演员就是一个慈祥的妈妈的形象，她一直在你的旁边，坐在长椅上倾听。
    金元辉：对，这是田华老师，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通过跟她的接触，非常非常慈祥，当时我记得第一次见面9月4号吧，当时见了我们就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叫我，当时听完了以后，心里头非常温暖，尤其是到9月6号那一天，她跟我提前打个招呼，说在结尾她会抱我，到了结尾马上把我搂住那一刹那，我的心情都为之一震，一种温暖，一种热流一下就把我整个包围起来了，从身体的外侧到内侧，给我这个感觉真的非常温暖。
    杨海涛：说话的声音能听出来。
    李小萌：她从后面抱住你那个感觉，你感受到肢体的接触，然后是内心的那种触动。
    金元辉：对，是这样的。因为感觉到她就是一个母亲在听我弹奏，最后是一种激动的心情。我们被升降台放下来以后，下来跟我说真不错，我都哭了，跟我说，当时我说谢谢您，谢谢您田老师，总而言之我们俩人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李小萌：海涛和元辉能够在鸟巢，在亿万人面前演出，应该说源于一个牵线人或者说是一个发现者，他就是残奥会开幕式的执行总导演张继钢先生，我们有请他。张导我发现一个细节，您刚才坐下之前，跟他们两个打招呼都分别摸了摸他们的手，他们的胳膊。
    张继钢：是。实际上我和他们俩就是在一个空间，不用打招呼他们随便听见我讲话他们就知道我来了。
    李小萌：张导是一个很严厉的导演，我不知道元辉跟海涛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和评价？
    金元辉：我却恰恰相反，我感觉这个导演是非常和蔼。
    杨海涛：张导的声音挺有磁性，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挺有磁性。
    李小萌：张导怎么评价元辉跟海涛在开幕式上一弹一唱节目的效果？
    张继钢：我觉得他们俩是我们国家文化艺术界的一笔财富，在我们北京2008年举行这样非常隆重的残奥会的时候，当我们要举办残奥会开幕式的时候，实际上我的方案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他们两个人，我就有了。
    李小萌：就是不二的选择，必须有他们？
    张继钢：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想不出来还有比他们更适合的人。
    李小萌：为什么说他们是最适合的？哪些方面适合？
    张继钢：大家看金元辉在弹肖邦的即兴曲的时候，有绝大多数的人会赞叹他的技巧，手指在钢琴上，感觉是不是他弹得那么准确，怎么技法那么高超，实际上这是次要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金元辉来说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应该更高层次去听他手指的控制，也应该说他现在的手指流淌出来的全部画卷，全部音乐的呼吸全部在他的手指上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我们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境界问题。海涛这首歌《天域》，实际上很多年前，这首歌是专门为他创作的，我在中国艺术团听，我记得是董乐旋在那儿谈着钢琴，他在那儿唱我是第一次听一首陌生的歌曲而流下眼泪。
    李小萌：可不可以理解为在海涛跟元辉身上是有一种天赋在这儿的？
    张继钢：我觉得是两者都有的，我认为他们俩，我之所以这么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认为有三种东西打动我，一个是极其敏锐的艺术天赋。再一个节是他们非常刻苦地训练，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艺术领域里边要永远攀登最好最好。，第三，我认为他们人品的素朴，他们知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他们的这样盲人的一种状态，对于他们音乐的理解，他们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他们完全抒发生命的一种感受，这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帮助。
    李小萌：刚才张导也讲了，在你们俩的身上，天赋的成分是很明显的，你们自己什么时候能感觉到，比如在多大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跟音乐之间，没有界限，直接就可以走进音乐的世界？
    杨海涛：从我记事起，三四岁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很喜欢听音乐。亲戚朋友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聚集到我们家来，就让我给他们唱歌，就说你老听，你会不会唱，我记得当时是黄土高坡还是信天游，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随便唱了两句，他们就说不错，都说我唱得很好。后来上学，9岁的时候在银川盲校上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每次老师上课之前总是想，尤其是下午，大家都比较犯困的时候，海涛你能不能给唱一首歌，给大家提一下神，我们上课，这样习惯了，他们都特别喜欢听我的歌，学校有什么活动，也老参加。
    李小萌：其实这不需要什么学习和训练，开口就唱得好听。
    李小萌：元辉呢？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跟琴键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金元辉：可以说也是从一两岁吧，我出生56天以后，爸爸妈妈跟我讲，说就发现我看不见了，当时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当中，但他们同时也发现，我只要一听录音机就不哭不闹了，我的第一件生日礼物是我叔叔给我买的一架玩具钢琴，大概有这么长，有这么宽，我就开始在上面弹，我记得当时除了儿歌以外，我的第一首乐曲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乐曲《潜海姑娘》，这是我的第一首乐曲，在木头钢琴上弹。

李小萌：没有谱子的情况下怎么就弹出调子来？
    金元辉：听录音，包括家人给我哼哼，我就会了。
    李小萌：然后你到琴键上去找那个声音？
    金元辉：是的，我的第一架正式的电子琴是我三舅到北京来出差，花了1234元给我买了这么一架卡西欧310，我4岁开始拜师，但当时没有现在感觉那么深，我就感觉到音乐是我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喜欢。一直随着年龄的增长，音乐学琴，弹琴与音乐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强。
    李小萌：张导演，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你会感觉命运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拿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又补偿给他们非常重要的天赋，好像这种生命的神奇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张继钢：我组织我们残奥会的全体创作人员，和他们团的一些主要演员在一起座谈，当时我就和他们交谈，我就问海涛，我说海涛，如果要是给你三天光明，你最想看见什么，海涛说我最想看到爸爸妈妈，还有你们。
    李小萌：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不是导演写的。
    张继钢：爸爸妈妈和你们，这是他的原话，假如需要给你三天光明，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海伦凯勒的话，是个美国盲人女作家的话，借用这样的话来问他们，我们来沟通一下，然后再问金元辉，问金元辉说，假如给你三天光明，你最希望看到什么的时候？金元辉的原话使我极其吃惊，你自己说吧。
    金元辉：当时我说的是我不需要这三天光明，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习惯了我的环境，这就是我的原话。
    张继钢：打断你，还说到如果给我光明我还不知所措了，我还得适应这个光明。
    金元辉：当然后面的话我有点忘了，但是前面我也是很记忆犹新的话。
    李小萌：这是从小就有的感觉吗？应该不是，什么时候这种感觉固定下来了？
    金元辉：我觉得应该再倒退六七年前，还是音乐，我觉得只有它才有了没有眼睛看不见的感觉，反而我觉得眼睛看不见也许对我来说会让我更踏踏实实学音乐，因为这样我会静下来，我看不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张继钢：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不该看的东西。
    金元辉：没有这个意思。
    张继钢：通过他们俩这样的语言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杨海涛身上，我们这样的语言可以感受到对于生养自己的父母的一种天然的情感，当然元辉虽然没有这么说，但都是一样的，但是听到元辉这样的话，我们会感受到，金元辉这样的盲人钢琴家心理是健康的，而且心理是丰富和饱满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尊重他目前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他的生命状态，他已经很习惯了，很好了，他用他的方式去感受世界上的色彩，我曾经还问元辉，我说你知道红色是什么吗？他就说，他说反正我听人们老说红色是火热的，热还是有感觉的，冷热是有感觉的。他们的听觉特别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元辉和毛镝经常有，毛镝在笛子演奏的时候，元辉在钢琴伴奏，特别有意思，他们俩一个在那边站着，一个在那边坐着，俩人总要起范儿，按照我们来说也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一二三，一块把拍子压下去，他俩不用，没有语言，谁也不要提示，然后起得那么准确，这怪了。
    李小萌：怎么能感应得到呢？
    金元辉：刚开始我是听毛镝的呼吸。
    李小萌：他一深吸气。

    金元辉：再去吹，但是后来我感觉我们两个人毕竟合作时间长了，我和毛镝是2001年4月17号认识的，到现在也七年了，我们两个人在合作的时候，当时就发现我们俩人能够合到一块去，所以后来也就是一种心灵感应。
    李小萌：对，因为在一个比较嘈杂的演出现场吸气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金元辉：但是那样也能感受到，因为完全是靠心灵的感觉。
    李小萌：我们肢体可以残缺，但生命可以完美。
    张继钢：是这样的。我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和愉快主要是心理健康，这是最主要的。
    李小萌：张导您从千手观音，也许更早的时间，就和这些残疾人艺术家接触，我记得您以前也跟我讲过，残疾人艺术家身上有非常多的，也许健全人艺术家身上没有的一些特质或者是优点。
    张继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太方便了，就不珍惜了，于是就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而一定要得到一种进取不得不可阻挡的渴望，但是他们也有，他们无论是失去视觉也无论是失去听觉，无论是不能讲话，无论是不能行走，失去什么，他们当然知道它的可贵，我觉得对于残疾人艺术家，对于他们对于追求艺术完美的渴望，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李小萌：海涛跟元辉，现在从你们身上能感觉到一种平和，一种平衡，但我还想知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杨海涛：我说实在，已经很满足了，也没有什么。
    李小萌：元辉呢？
    金元辉：我也很满足，但唯一不太满足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我的东西还是少了一些，我想再用我全身心的东西再更好地，就像植物的根一样，想更好地吸收一些音乐的很充足的养分，来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一切一切的东西，提供一些很强有力的一种感觉。
    李小萌：我想对于海涛和元辉来讲，跟大家沟通的最好方式可能不一定是语言，可能是音乐。今天我们是以语言为主了，但是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能不能用你们的音乐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进行一个沟通。
    金元辉：我们只有唱歌了，因为今天这里没有钢琴。
    李小萌：好，那我们也听听元辉的歌声。我们唱一首什么歌？
    金元辉：那就以这次奥运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北京欢迎你》，向全世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个好。

。

李小萌：奥运会没有能去，除了失望真的还有彻骨的痛，绝对不亚于失恋，当时看着曾经陪我走过两年的剑，不禁哭了，觉得自己对不起它们，陪我打了那么多场比赛，因为主人的不争气，却没有能够去奥运会赛场一展身手。这是一位残奥会落选选手的日记，不过这位残疾人运动员其实大家早已经熟悉，他就是金晶，今天我们请到她。有请金晶。你好。 

    金 晶：小萌好。 

    李小萌：刚才念的是你的日记，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可能很多人觉得残疾人参加一个竞技项目，主要是参与，其次可能有利于康复，失去一次比赛的机会，失去一个赛场真的那么让人痛苦吗？ 

    金 晶：会，我想对于更多的残疾人来讲，参与运动会，特别是奥运会这样一个赛场，实际上是跟健全人一样的，他追求的是一种在自己职业上面的极限，包括我们训练了四年，怎么去证明自己，其实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去参加奥运会。 

    李小萌：这种遗憾和一个健全的运动员失去比赛机会的遗憾有区别吗？ 

    金 晶：没有。 

    李小萌：所以我在想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没有带着一个非常平视的视角来看这个事儿，你在想吗？ 

    金 晶：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李小萌：你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看法吗？ 

    金 晶：会，因为包括很多人会说，觉得看残奥会会有些残忍，会有一些不忍心，会感觉非常心酸等等，我说其实也不是这样，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一些行动方面，包括轮椅篮球，或者轮椅击剑，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们竟然这样灵活，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多么多么困难，可能困难也是有，但是正因为我们把它当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就形成我们现在的，给大家看成非常，真厉害，如果是我们的话，肯定做不到，不是大家做不到，而是你们真的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李小萌：观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新闻会客厅》。我们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金晶，几个月前我们也是在这个演播室里聊过天，看到她我非常高兴，也很熟悉的感觉，金晶除了是奥运会的火炬手，残奥会的火炬手，大家看她现在身上的衣服，写着CCTV，她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特约的出镜记者了，在报道残奥会，刚刚几句话，其实金晶已经在接近我们今天信要谈的这个话题，就是残奥会来了，我们该怎么看，看些什么，我们还是从金晶的故事说起，大家对你这个火炬手的身份更熟悉，但是对于你作为一个残疾人击剑运动员的身份不是那么了解，你现在依然是运动员吗？ 

金 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退役的。 

    李小萌：已经退役了。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都有哪些好的成绩，跟我们说说。 

    金 晶：我成绩也不是很好，说出来真不好意思。 

    李小萌：我听听。 

    金 晶：最好的成绩就是世界杯第三，亚运会第二。 

    李小萌：还要怎么样？ 

    金 晶：没有，有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运动员的。 

    李小萌：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你的目标是什么？奥运会金牌吗？ 

    金 晶：没有，至少拿块金牌，到现在都没拿过金牌，都快变千年老二。 

    李小萌：那你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运动员生涯，这么说对吗？ 

    金 晶：我觉得还行吧，最近我悟出一句话，不完美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李小萌：特别符合你是吗？ 

    金 晶：对。我发现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尝试了之后，你回头看看，你会觉得你这一生非常非常丰富。 

    李小萌：你是2001年7月13号申奥成功那一天正式成为一名运动员，这是一个巧合吗？ 

    金 晶：对，非常巧合。 

    李小萌：完全是巧合，不是因为知道奥运会在家门口了，所以你要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金 晶：也有，这只是一个契机，也是一种动力的源泉之一，刚好申奥成功，所有人都在欢呼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决定，我一定要待在这个队。 

    李小萌：这是动力源泉之一，其它的几分之几是什么？ 

    金 晶：还有我们的队员，我们的教练，包括其他的，当时到体训中心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好，教练非常慈祥，我们的队员也挺可爱的。 

    李小萌：主要因为人可爱，所以你选择了这个项目？ 

    金 晶：还有我喜欢，小的时候喜欢佐罗，我觉得非常帅。 

    李小萌：你想成为一个女佐罗。 

    金 晶：如果可以的话。 

    李小萌：佐罗除了他击剑的动作帅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希望能成为他？ 

    金 晶：行侠仗义，劫富济贫。 

    李小萌：当一个这样的击剑运动员能实现这种劫富济贫的梦想吗？ 

    金 晶：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小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当时这只是作为一个偶像来崇拜，真正成为我的职业的时候，一个运动职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喜爱，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李小萌：从事一个体育的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选择过程吗？ 

    金 晶：没有，一听说是击剑，我就非常喜欢，就决定了。 

    李小萌：想过会面临什么吗？想过自己可能撑不下来吗？ 

    金 晶：没想过。 

    李小萌：想得少还是不想，还是说不需要想？ 

    金 晶：我觉得不需要想。 

    李小萌：不需要吗？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体育项目都会吃很多苦。 

    金 晶：对，我觉得我还好，我相对其他的运动员我觉得我吃的苦挺少的。 

    李小萌：为什么？因为这个项目比较舒服吗？ 

    金 晶：项目也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们是穿非常厚的防护服，夏天的时候就会非常热，因为也没有空调，而且身上会被戳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但这些对于我来讲，第一，我不是非常怕热，第二，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非常怕痛的那种人，但是你说像有跟多的运动员，像轮椅竞速他们夏天的时候还要在非常炎热的太阳底下训练，还有这种网球也是这样。 

李小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残疾人成为运动员之后，这个项目带给他性格、身体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你好像性格从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种运动带给你的变化大吗？ 

    金 晶：也会挺大的，因为我首先是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我非常享受在团队里面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人朝着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因为在此之前，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包括在当中有一段时间我上班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没有的。 

    李小萌：为什么在团队里的感觉特别好呢？ 

    金 晶：就像我们一起出过比赛，我可能是没有拿到好成绩，但你自己的队友正在那里比赛的时候你就会为他加油，他赢了一剑你会为他欢呼，他比赛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会比他还紧张，他下来了，可能输的下来了，我会比他还难受，就是这样，就是整个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李小萌：这种在团队里面，在大家庭里的感觉好，带给你什么样的变化呢？ 

    金 晶：我觉得我更加会照顾人了。 

    李小萌：会照顾人了。以前是被照顾的多？ 

    金 晶：以前也照顾人，但是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可能思想方面也会成熟很多。 

    李小萌：但我觉得一个项目对于一个人的这种改变，这种会照顾人应该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有没有更大的方面？ 

    金 晶：更大的方面，更加自信了。 

    李小萌：你有过不自信吗？ 

    金 晶：有。 

    李小萌：有吗？ 

    金 晶：当然有。 

    李小萌：不像。 

    金 晶：肯定有。 

    李小萌：什么时候有过不自信？ 

    金 晶：失恋的时候，这是肯定的，每个人都会有开心的时候跟不开心的时候，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开心的，都会有烦恼的时候。 

    李小萌：失恋的感觉能过去，也不是骨子里的不自信。 

    金 晶：对，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挺自信的，这也是在团队里面慢慢慢慢，包括我们一起出去比赛，一起拿成绩，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这样一起闯荡过来之后，慢慢地再走向社会，我就会发现，我的心智各个方面都成熟了很多。 

    李小萌：当你在一个运动队里边生活过以后，再走进社会，会带着一种什么样的经验能够再去面对新的生活呢？ 

    金 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态还是挺平和的，非常平和，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比现在棱角还要多的女孩，但是在运动队里面，经过了非常多的磨炼之后，慢慢对于很多事情就会更加宽容了许多。 

    李小萌：从自己来讲，这种宽容让你受益的是什么？ 

    金 晶：受益的是什么，你老是提问这些好难回答的话。 

    李小萌：对不起，但我觉得当一个人宽容了之后，你肯定自己会觉得哪方面更加自在了。是吗？ 

    金 晶：对。因为对别人的宽容也是对你自己的宽容。 

    李小萌：刚才我们可能说的就是从事过一段体育以后，在这种精神层面上，内心层面上给你的改变，在现实层面上对你的生活的改变大不大？ 

    金 晶：现实方面。 

    李小萌：比如说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质量，物质生活。 

    金 晶：物质生活，还好，我觉得不过肯定是比以前要好，因为在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相对来讲工资比较稳定，我们说得实在一点，一年也存不了什么钱，但是如果当运动员，我再呼吁一下，大家多当当运动员，其实我们的残疾人运动员可以是大家追求梦想的一个职业，而且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奖金的，同时你也是会有许多出国比赛的机会，这些出国比赛，出国的这些机会对于你的人生的阅历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经验。 

 李小萌：总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刚才我们听金晶讲她的故事，可能因为她性格开朗，又率真，所以似乎她的故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轻松一些，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想讨论的是残疾人的运动会对于残疾人，对于健全人，价值究竟在哪儿，接下来我们要请进两位相当具有发言权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残联体育部部长贾勇先生，以及人民大学的人文奥运研究的金元浦先生。欢迎二位，二位一来，我想先把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一些网友对于残奥会的看法或者疑问先拿出来请二位做个回答，比如说有的人说，身体缺陷跟体育为什么要联系在一起呢？当很多事件人群的生活、就业、婚娶都存在最大困难的时候，体育对他们有什么切实的帮助呢？还有人说，看那种比赛，真是残酷，实在不忍心去看，还有人说，人类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所以做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相信没有极限。这是我们找到三种比较典型的一个看法，不知道二位作何评价。 

    贾 勇：我先谈谈，一个我觉得残疾人参加体育，实际上和健全人，和所有人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样的人，哪一种人，哪一种类型的，可能喜欢体育，喜欢艺术，是作为一种爱好，作为一种权利，我想对于这种权利，不可以做任何的评价。如果他喜欢，如果他愿意去做，首先是自身的权利。第二，通过体育这个大的平台，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像残奥会这样的，包括全国的残疾人运动会，应该说它是一个残疾人的节日，通过这样一个大的舞台，有很多残疾人走向社会，走向新的一种人生的境界或者一个空间，里边需要有很多重新认识自我，甚至发掘自己更大的潜能或者潜力。我们常常讲，说健全人体育很残酷，实际上更多的人只是看到奥运会，甚至世界锦标赛拿到金牌，很少关注到金牌后边有多少付出，如果说像刘翔这样的伤痛，大家感觉到可以接受的话，残疾人在参加比赛，他有多大的痛苦，不可以接受，我觉得这还是个理念的问题。第三个，我觉得参与残疾人体育，应该说是对自身也好，对社会也好，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重新锤炼或者说参与体育锻炼，向自己极限挑战的一种勇气，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了做人的一种价值。 

    李小萌：实现权利，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的体验是第一位的。金元浦先生。 

    金元浦：我觉得残奥会和奥运会一样，残奥会的题目，这个英文名字就是Paralympic，Paralympic本身就去掉了残，残奥这个意思，是平行的奥运会，所以这个平行很有意思，它不光是为残疾人准备的，它也是我们其他非残疾人、正常人关注、热爱参与的一个运动会，所以平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另外我们在参加奥运会的过程中，刚才有的人看到了残疾人运动员的那样一种是不是残酷呢，为什么让他们做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从最根本上来讲，包括奥林匹克，残疾人奥运会都有一条，就是人类之所以那么关注奥运，它起源于他自身游戏的天性，人总要去游戏，这个游戏有规则，当我就是愿意去，就跟金晶讲，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就是愿意做这些事，像佐罗一样去做，其中包含了作为人的天性的一种展现，其他我们有很多其它的意义，比方说我们除了游戏之外，又加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意义，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逐步积淀起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基本的理念就是奥林匹克主义，它是一种保持人们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生活哲学，所以奥林匹克运动、残奥会一样，是生活的哲学。 

    李小萌：这种理念其实不区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是平行的两个比赛，同时它也是满足任何人游戏的天性，发挥自己这方面的天分。金晶刚才其实贾先生讲到，说我们看一个比赛觉得它残酷不残酷，他说你怎么知道那种残疾人在训练当中那种痛苦，他们是承受不了的，从你这个运动生涯来讲的话，当中有没有承受不了的？ 

    金 晶：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痛苦，的确会有，但是当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职业，把它当成你的梦想去追求的话，这些痛苦都算不了什么，而且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都跟我一样，都是这样想的。 

    李小萌：刚才贾先生讲了，体育本身是很好的教育，他讲了这个体育对于残疾人来讲有哪些方面的作用，我想请您谈的是，体育或者说残疾人运动会，对于健全人的教育是在哪儿？ 

    金元浦：我觉得残疾人奥运会，他们运动员的各种比赛和健全人不一样，和我们普通看到的不一样，过去认为残疾人运动员也是在残疾人中间挑选出来非常富有那种奋勇拼搏的精神，在同样的人竞争中间，他们作为强者，奋勇出击，所以有着很坚强的毅力，有着很好的这种技巧，体育上的能力，这些能力对我们所有的健全人的一种鼓励，就是他们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奋勇向前，努力拼搏，在有残疾的情况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这才是他们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财富。 

    李小萌：金晶有没有想过，当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时候，对于健全人也是有教育作用的？ 

    金 晶：想过。其实不仅仅是运动员，我觉得每一个能够以非常好的心态走在马路上的残疾人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给健全人一些，不管是精神上的鼓励也好，因为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刚刚认识的朋友，他会说，金晶我看到你我觉得我遇到那些挫折真的都不算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我感觉非常开心，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非常优秀的残疾人能够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让更多的健全人看到，其实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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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浦：我们每次看到金晶的时候有一种鼓舞，刚才我们在这里，她就自己一个人跳到化妆室去了。 

    贾 勇：她把自信带给了所有人。 

    金元浦：把自信带给了很多人，我们上一次倒计时一百天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会，她也去我们那里，很多人因为她获得很大的感动，她真的是我们一个鼓舞人的小小的人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鼓舞。 

    李小萌：小小的人，当大家跟你分享他们看到你之后这种愉悦，这种赞扬的时候，对你又反过来产生作用吗？ 

    金 晶：我觉得更加有自信，而且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因为实际上包括贾老师前面说的，有一些父母，自己的子女残疾了之后，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去，有可能把他关在家里，因为我真的是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挺痛心的，但我觉得像我的父母就比较好，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说，金晶你残疾了，你就不要老往外跑了，就给我一个非常宽松的空间，让我这样发展，所以我的性格能够形成这样。 

    李小萌：刚才你们讲的确实给我一个很大启发，就是说当残疾人运动员走在国家体育场，在聚光灯之下的赛场上比赛，很多人为他们喝彩助威的时候，可能在电视机前那些觉得是残疾，是不能见人的人会觉得他们都可以这样去展示自己，我们去上街，我们去见人会怎么样呢，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示范作用，贾先生您刚才讲自身的转变，我知道您特别强调在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工作当中换位思考，但这个换位思考应该不是说我主观上想去换位就能换得了的。 

    贾 勇：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咱们经常说你没做过你可以换位，你不了解换位思考你就了解了，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很难做到换位的，比如说我曾经带过一个很小的运动员，13岁，是个先天盲的孩子，实际上那天也是在晚会，在一块看到这个晚霞很漂亮，其实我也是随便讲，我说晚霞真漂亮，他就在问我，怎么个漂亮法，我说鲜红鲜红的晚霞，他就说鲜红是什么颜色，我想了半天，真是没法给他解释这个颜色，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说鲜红，就像血一样，实际上说完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过几秒钟他就会告诉我，他把自己皮肤抠破了，他告诉，他说这个血是粘的，这时候我心里边我就觉得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也感到很震撼，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他对这种无知世界或者他想要追求的这种东西，了解的东西，这种渴望，或者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 

    李小萌：远远大过肌肤上的疼痛。 

    贾 勇：对，你觉得他非常漂亮，漂亮的程度是如何如何美幻，他一定要去追，就像很多人爱好体育，包括残疾人爱好体育是一样的，你会觉得自己话讲错了，因为你一天和这些队员在一起，但是你并没有想到说，他会这样去理解，所以我就说，要想理解，有些东西没法换位，只有他本体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感觉。其中我们中国残联组织过白内障手术，有一个21岁的一个甘肃的姑娘也是这样的，当时手术完了以后一周拆线，拆线在拆线室里站了很多人，大家都讲说拆完线以后大家想想她会怎么讲，说肯定先要抱着她母亲痛哭流泪，感谢残联，感谢政府，这样的话，实际上真正在那天拆完线以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她一下就钻到床底下去了，钻到手术台底下去了，她没有见过人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她叫她母亲把手伸进来，握着她母亲的手感觉到她是最温暖，最信心，最可靠的，是因为她一直攥着她母亲的手长大的，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一些运动员也好，残疾人也好，有些东西是没法换位的，只有你从事了，你经历了，你看到了，你才会相信你这件事情做是只当的，不是要去索取回报的。 

    李小萌：这两个例子我们听上去都觉得很触动，因为它太超乎我们常规的理解和想象了，您亲身经历过之后，对你再继续做下去，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贾 勇：为什么我觉得后来一直在做下去？其实我是觉得有意义的，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和运动员自身的这种情感的交流，和项目交流，因为毕竟你是学体育的，对于项目的接触应该说是非常快的，但是最重要就是和人的接触，因为我从开始到目前，到现在，一直也在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转换的过程虽然有几件事情，但是时间也可以证明一切，比如说我当时1986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队待了将近二十年，1994年北京远南运动会拿了第二名，在远南的时候，和澳大利亚加时赛，两次加时，加五分，输了一分，结果到1999年泰国远南运动员，这些人都不干了，但这些人一直管我叫贾哥，都这么多年了，实际上都比我大，到了1999年回来的时候，那天在云南整个做了一个宴会，就是欢送会，所有人都走了，就一个篮球队这些人都没走，为什么？在泰国运动会本来想挂靴了，不玩了，这次拿一个好成绩就算了，结果那次连前六都没打进去，没进前六，所以大家都不说话，那天我走，所有人都送完了走到这一桌，当时那个队长就拄着双拐，一米九零多，翟亮永，就站起来说，就一句话，坐轮椅都撑起来了，就说贾哥，对不起你，队长一放声大哭，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转过身，这杯酒喝了，转过身一直流泪流得到宾馆我都止不住。因为你和这些人在一块十几年相处，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为这个事业去付出的，训练没有场地，人家健全人休息了，占用人家场地，中午去，吃饭都自己带的，拿的包子、咸菜，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人不放弃，为什么？就觉得这首先是他的一种爱好，也是他对这项事情的追求，从来都是这样，但是集体项目对于我们来讲很困难，过去由于资金问题，由于运动轮椅篮球的车辆很贵，配备一支队伍很难，配备一个国家队行，轮椅篮球你要交流，要打，要比赛的，像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轮椅篮球的俱乐部一百多家，我们现在加起来也就男队七八个，女队七八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体育带给他们这种，不是光口头上讲的说自信，实际上我说有很多例子，也可以讲这个事情，金晶刚才讲的，在一个团体里边，首先有团体的意识，这些工作人员，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尤其当地的这些，实际上既当教练，又当陪护，还当监护人，很多职责在一人身上，大家看到这次的李端，现役军人这个盲人，他这个教练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天天就跟他在一块，他本身又是大学的一个教师，而且为这都是做义务的这样的工作，对于这些运动员在参与集体生活里边，可能在家里有些家庭里边什么都不干的，但他在这里边他自己要洗衣服，他自己要去打饭，自己要去办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小萌：就是参与到体育当中去人的生活模式就改变了，这种改变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贾 勇：对，也是非常大的，他的规律可能在家里边如果家里边呵护他，什么都不用去做，他可能很多，连潜在的功能都没有开发。 

    李小萌：生活模式、人际交往方式都在改变。 

    贾 勇：对，尤其是这种人际交往，他眼界的这种开阔和人际之间的交流，对于处理一些社会关系等等。 

    李小萌：那是不是只有成为了国奥队以后才能够享受到这种变化，如果在更基层的社区，是不是也有如此的这种对人的影响？ 

    贾 勇：一样的。实际上这些人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基层的，你开奥运会要开全运会，全运会，开省运会，实际上在省里边组织这些比赛的时候，包括地市也要组织，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去我们找人要到深山老林建学校，插红旗，找残疾人，找社区里边，现在像河北搞一个选拔赛，说要参加全运会，整个田径场早晨八点钟开始，七点多就来了，赶车的，拉着家里边，几十公里到这儿来，也看到这些家里边觉得孩子们出去，去参与体育锻炼也好，改善体能也好，最主要是让他要参与到一个公众提供的平台上的这种活动，因此包括现在我们像县一级的一直到全国的政协的、人大的代表，也包括参政议政的这种能力的提高，包括大学入学率，实际上也包括学校，当地学校一些中学，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有体育的特长或者是有残疾人艺术特长这样的也都逐步给予一定的优惠。 

    李小萌：从体育上来讲，一个赛事等于是改变了一个人群，也对这个社会机制、社会体系去触动它，去改变。 

    贾 勇：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金元浦：对，它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性能的展现，他只要和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交往，他的人的社会性就会全面发展起来，这时候他就融入了社会，而我们刚才讲很多家长，很多人，他是处在封闭状态的，他要走到社会中去，在社会中走进人群他就有了事儿，有了共同的事儿，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的梦，这时候生活就多彩了，他就有了勇气和力量、奋斗和超越。 

    贾 勇：所以残奥会是梦，刚才你说了，希望参加，很多人，包括很多残疾人，包括健全人，我们这次你看这次训练有几个运动员因为办证，有几个教练员，都六十多了，晚办进去一天，那天不知道什么问题，我去安慰他，我说不着急，明天把证就办好了，着急得都哭了，就说我干体育，我就要走进奥运赛场，这是世界顶级的，对每个人都是梦想，只不过可能不喜欢奥运的，他认为，他喜欢另外一个殿堂的梦那是另外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人追求最高境界，包括社会也好，自身的这种追求也好，这是很重要的。 

    李小萌：金晶现在短期的小梦是想要把节目做好，等着看你的节目。 

    金 晶：没问题。 

    金元浦：还是那样，快人快语。是你的特点。 

    李小萌：对，不假思索地就对答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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